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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年春，武汉铁路工人文化宫礼堂。上课的时间已经到了，

可是学生没来，把主持这次会的黄老师急得团团转，千余名听课者

出现骚动。和我同来上课、讲学的支玉恒老师突然走到台前，对着

麦克风说：“老师们，于永正老师不但课上得好，而且京剧唱得棒，

还是唱旦角的呢!他嗓音清亮甜美，颇有梅兰芳大师的神韵。咱们

欢迎他唱一段，好不好?”

台下掌声四起。——这事哪有说不好的?不息的掌声使我没

有一点后退的余地；再说，“救场如救火”。于是，我清了清嗓子，

上台唱了《坐宫》中铁镜公主唱的几句“西皮摇板”。“芍药开牡

丹放花红一片。”一句还没唱完，台上台下便掌声雷动。

“怎奈他这几日愁锁眉间”一句刚了，学生们便从前门进来

了。

从北京到南京，从上海到昆明，小学界知道我会唱京剧的人

不少。
‘

1997年元旦，河南安阳市文峰区教研室唐主任寄给我的贺年

卡上赫然写着这样一句话：

“您在安阳唱的京剧至今还绕梁不绝!”

不可信其有。但，似乎也不可信其无。

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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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京剧讲究一个“默”字。

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说：“科班的孩子练完功了，老师

常叫坐下来，静一静，默一默。什么叫默?老师说，默就是用脑筋去

思索，揣摩。”这个“默”字实在重要。默就是悟。要悟出神来，悟

出老师没有讲的、书上没有写的东西来。

特级教师高万同听了我的《新型玻璃》后，说：“我是不敢公

开上这种常识性的课文的，干巴巴的，弄不好，就上成了常识课。

可是你却上得熠熠生辉。”他特别欣赏我设计的小练笔——《新

型玻璃自述》，问这个“点子”是怎么想出来的。我说是“默”出来

的。是这样，钻研教材要“默”，设计教法要“默”。没有别的办法，

就是那么读呀，想呀。我有好多点子是坐在公共汽车上，躺在床上

想出来的。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灵感、灵性吧。但是，灵感不是

别的，乃是长期的、不倦地思维所闪现的火花；而灵性也不是与生

俱来的，主要是后天形成的。如果说我身上有一点灵性，比别人多

一点悟性，我想，与我学京剧、拉京胡、热爱艺术有相当大的关系。

谈话结束，高万同老师赠给我听课时写的袁枚的一首诗：

“但肯寻诗便有诗，

灵犀一点是吾师。

夕阳芳草寻常物，

解用皆为绝好词。”

落款是：“听永正弟教《新型玻璃》有感。高万同。九六年五月

二十七日。”这首诗，通篇讲的不就是一个“默”字吗?

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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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剧艺术家为达到神妙的艺术境界而艰苦“磨戏”的严谨作

风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反映在备课上，我更是一丝不苟，不敢有

半点马虎。我备《月光曲》时，想一开始便要求学生简要地复述贝

多芬谱写《月光曲》的美丽传说。又一想，觉得不妥，因为从理论

上讲，简要

地复述难于

具体复述。

再一想，六

年级的学生

了，概括地

复述该不成

问题了。为

了慎重起

见，我决定

找三个学生

试一下。结果，这三位学生读了一遍课文后，都能概括地把这个传

说讲出来；要他们具体地说，却都有困难。难在哪儿?难在穷兄妹

听了贝多芬的演奏引起的那一大段联想上。于是，定下来，先简要

复述，再具体复述。按此，我第一次应邀到一所小学上《月光曲》，

便获得了成功。

我备《我的伯父鲁迅先生》时，目光久．久地落在鲁迅先生送

给侄女的两本书的名字上：《表》、《小约翰》。送书，说明了鲁迅

对侄女的关心。但这两本书是谁翻译的?如果是鲁迅的话，他关心

的就不仅仅是周晔一个人了。可惜，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。于

是，托人到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去查。一查，这两本书果然是鲁迅

翻译的!我高兴极了。当我上课把这一点告诉了学生时，学生对鲁

迅的认识，对课文中关于给鲁迅“送挽联送花圈的”何以有“学

生”的理解，就跟没讲时大不相同了。

晒
京剧界有句话，叫做“无丑不成戏”。“无丑不成戏”的“戏”

是指生活。这“生活”自然也包括“教学”。“丑”呢?丑是生活中

的一种色彩，一种不可缺少的色彩，尽管其中不乏灰色的。

一天下午，我到一所被人们称为“三类苗”的学校上课。我一

走进六年级教室，发现这个班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：全班40余位

学生中，只有8位男生1 8位男生都坐在里边靠窗户的地方。我走

过去，弯下腰悄悄地问前排的一位男生：“你们在班里生活得愉快

吗?心情舒畅吗?”样子装得“悄悄的”，实际上我的声音全班都听

得见。小男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

我向女同学那边努努嘴说：“她们不给你们男同学气受吗?你

们人这么少，才8个。”

这位男同学哑然失笑。女同学也笑了。他回答说：“还行。”

我说：“你的意思是。多少受过点气，不过，能忍受得了。是不是?”

学生们笑得更开心了。教学少不了幽默，就像戏少不了“丑”一

样。

住
京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，它博大精深，奥妙无穷，我

从中得到的裨益是多方面的。这里说的，仅仅是和语文教学有关

的。如果说，没有艺术的教育是残缺的教育，那么，是不是可以这

样说，不懂点艺术(不一定是京剧艺术)的老师是“不完整”的老

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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